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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　　　宗　 锡

陈云同志和评弹界的交往始于 年。当时，他因心脏

病休养，医生认为他用脑过度，他就选择了童年在家乡听过的

评弹，作为休养时松弛神经的文娱活动。他曾告诉我，听了评

弹，脑子里其他思想就都放开了。但他没有停留于聆听和欣赏

评弹，根据他长期的工作习惯，自 年下半年起，他结合

听书找从事评弹工 年后，就系统地作的干部了解情况。

对评弹艺术的历史 年陈发展和现状等展开调查研究。从

云同志接见上海人民评弹团干部时的戏言“我是名誉团长”

中，可以领悟到，陈云同志那时已经有心于在调查研究的基础

上给评弹工作以指导、启迪和扶掖了。陈云同志的工作作风一

贯细致深入，重调查，讲民主，思想方法科学辩证，实事求

是。这些也都体现于他对评弹工作的关注中。

几十年来，他在和评弹界的交往中，既接触干部也接触编

演人员，偶尔还在书场茶馆中接触一些老听客。他接触各层次

的干部，也接触各种年龄层次和业务水平的演员，但接触较多

的是具有代表性的老艺人和青年演员。在干部中更多地找的是

我们几个长期从事评弹工作的同志。江浙沪三地，每地一人。

后来逐渐形成了一个体制，他通过我们安排聆听书目，收集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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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，联系评弹界人士。有什么重要意见，大多也通过我们传达

贯彻。在我们来说，当然尊陈云同志为敬爱的领导，而陈云同

志对我们却以朋友相待，和蔼亲切，关爱有加，使我们感到了

如春风夏雨的温煦润泽。

他和演员交谈，涉及的面很广。诸凡有关评弹的历史、现

状，包括书目的整理继承创新，艺术的革新发展，评弹团体及

书场的经营收益，青年人才的培养教育和演员的甘苦忧乐等，

无不殷殷垂询，所有各端，尽在他的关怀之中。对各种见解、

想法，他都悉心倾听，给予指导。

研究评弹，当然首先要听评弹。陈云同志曾多次深入书

场，坐在广大听众中欣赏评弹艺术，也出席内部组织的晚会，

但更多的是利用录音设备，聆听电台为他录制的评弹录音。数

十年来，除“文革”期间曾经中断外，陈云同志几乎无一日不

听评弹。他听过几乎所有的传统书目和大量新编历史书和现代

题材书目，有的听过不同演员不同风格对同一书目的演出，还

有的对同一演员演唱的同一书目听过两遍以上。他听过的书目

和演出远远超过了专门从事评弹工作的干部，也超过了那些毕

生从事评弹的老艺人。

为了研究，陈云同志有时对一个书目反复聆听，像中篇评

弹《真情假意》，曾听了数十遍。有时，陈云同志还对一些书

目细心地统计其中唱篇和说表、乃至噱头和正书的比重，有时

还将唱篇的词句默记下来。显然这已经不是单纯为了欣赏了。

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之后，再经过深思熟虑，陈云

同志就会发表他的精辟的指导性意见。这些意见是建议性的，

又是协商性的。他从不将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。即使在与干部

谈话时，他也常常征询别人的看法，从不轻易下结论。他还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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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我们：“人的认识是发展的，会变化的。我们不要怕改变自

己的认识。”正是由于他的这种深入实际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

风和高超的马列主义水平，他常能不受“左”或右的干扰，给

评弹工作以高屋建瓴的指引。他还帮助编演人员总结经验，给

他们以及时的鼓励和支持。

陈云同志作为一个欣赏者，自然也有他的好恶。他比较喜

爱那些情真理深、典雅而又诙谐风趣的节目。但是他在和编演

人员的谈话中，从不轻易流露个人的好恶，也从不以此左右他

对评弹工作的指导性意见。

年到 年的数十年间，陈云同志在和干部、编演

人员的交往中，发表了有关评弹的艺术特点、整旧创新、人才

培养、经营管理等方面的许多精辟的见解，其中一部分选编为

《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》一书。后来，又补充了

年至 年的一些材料，续出了“增订本”。这不但对评

弹，而且对其他文艺品类来说，都有重要的指导作用。

还需要补充一点。陈云同志在进书场听评弹时，往往自买

书票。有些他需要 年为保存的录音带，也由个人付费。

研学弹词琵琶的弹奏，请周云瑞至苏州、朱介生到北京做客，

也是由陈云同志个人提供旅费的。

这样，我们整理出版陈云同志和苏州评弹界的交往实录，

便记录下了这段珍贵的史实，从而也反映出陈云同志深入群

众，深入实际以及俭朴、严正、诚谨、缜密，对人民高度负责

的高尚品德。

在我们的党政领导人中，不乏对文艺热爱关心者。但是我

不知道是否再有第二人，能像陈云同志那样利用业余时间，对

一门艺术做如此全面而深入的调查研究；也似乎没有第二个人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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像陈云同志那样，对一门艺术透彻掌握其规律特性，对其人

员、作品与艺术那样熟谙与精通。其精通程度已经超过了所有

从事这门艺术的专门家，即使那些资深的老艺术家也无不衷心

折服。

所有这些，实在是出于一位伟大的革命家热爱祖国、社

会、人民的崇高思想境界和伟大胸怀。因此，他热爱祖国的文

化遗产，热爱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民族艺术，并且热

忱企望着这门艺术在新的时代里能为人民服务得更好。

感纫于陈云同志这样的襟怀和心意，我们能不珍视这份交

往实录吗？

月年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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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 子

陈云从小喜欢听评弹。他自己多次说过：“我十岁前就听

书，在我们家乡，先是跟我舅舅去听，听上瘾了，有时候大人

不去，就一个人自己去听，到现在六十几年了。中间一段，要

干革命，很多年没有听。一九五七年、一九五九年先后两次到

南方养病，听听评弹，觉得对养病有好处。本来头脑发胀，听

听 “我是听‘戤壁书’出身，书就好些，这样又重新听了。”

听《英烈》（阴立）的，小时在家乡章练塘。”②

据朱习理、王志涛撰写的《陈云同志幼年在练塘》载：

“陈云从小酷爱听评弹。练塘地区属吴语区，弹词、评话素为

人民喜爱，拥有大量听众。练塘最早的畅园书场建于清朝末

年，就在混堂浜，离陈云舅父家仅三十米左右。民国初年在畅

园边上，又造了一个书场，名‘长春园’。这书场有二百多座

位，为了招揽听众，每天上午派个伙计，掮着一块写有当天书

目及艺人姓名的木牌，敲着小锣在全镇上塘街、下塘街兜一

圈，一些孩子兴致勃勃地跟着伙计走，有时，陈云也兴高采烈

子里。书场一般地跟在这群孩 每天日夜二场，听书的人进去

后，选择最佳位置坐好，跑堂来泡上一壶茶，并向听众收取茶

资，书场与艺人以四六或对半折账来分配茶资收入。书场的小

台仅一尺高，台上一只书桌，两把椅子，面对书场大门。大门

《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》（增 页。订本），第

同上书，第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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里两旁墙壁前有一排钩子，专为农民听书时挂篮子用。陈云小

时候，有空就站在书场后面，靠在墙壁上听书，人称‘靠壁

书’。”①

李蕊珍、姚元祥撰写 陈云早期革命活动述略》一文中的

也有记载：练塘“镇上有个畅园书场，离他舅父家很近，陈云

陈云还常常在做完功课后去书场听书”。 把从书场听到的故

事，像说书先生一样有声有色地讲给同学们听，什么杀赃官、

救百姓，景阳冈武松打虎，岳飞精忠报国等，使同学们听得津

津有味。由此既锻炼了陈云流利的口才，又唤起少年陈云的正

义感和反抗精神。

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，尤其在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五九年

间，陈云听书的次数很多，但没有详细记载，只能根据一部分

回忆同志的回忆，了解约略的情况。如据蒋月泉 ，一九五

四年他和朱慧珍 在苏州南林饭店曾为陈云演出过。据颜仁

翰 回忆，他第一次见到陈云是一九五八年夏天，陈云在苏

州听书，演出结束后，找他谈过话。陈云在交谈中说，他小时

候听过书，后来参加了革命，南征北战，没有时间听书了。解

放后，到南方来，又开始听书。他认为评弹形式简单，但可以

深入群众，作用很大。

①

页。

②

页 。

③ 蒋月泉（ ），时为上海市评弹团演员。

④ 朱慧珍（ ，女，时为上海市评弹团演员。

⑤ 颜仁翰（ ，时任苏州市评弹团副团长。

《陈云和他的事业》（上）， 年版，第中央文献出版社

《陈云和他的事业》（下），中央文献出版社 年版，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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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的《三九五九年，陈云还在无锡听过徐云志、王鹰

笑》。

这 的演出。在段时间内，陈云还听过汪梅韵、高雪芳

的《珍珠上 的《野海听过赵开生、朱雪玲 塔》和蒋云仙

母子会》和《啼笑因缘 逼疯》。火春风斗古城

为陈云演出过的还有潘伯英、周玉泉、薛君亚、曹啸君、

等。庞学庭、谢汉庭、刘小琴

一次，陈云在苏州听书，演出结束后，曾找当时在苏州市

文化局戏曲科工作的张韵平 谈话，了解青年演员的培养工

作和当时颇有争议的“侯调”，肯定了侯莉君 的创新精神。

一九五九年以后，陈云和苏州评弹界的交往，才有了比较

多的资料和比较详细的记述。

徐云志（ ，时为苏州市评弹团演员。王鹰

女，时为苏州市评弹团演员，后曾任苏州评弹学校副校长。

汪梅韵（ ）、高雪芳（ ），当时都是江苏

省评弹团女演员。

③ 赵 开 生 （ ） ，时 为 上海 市 评弹 团 演员 。朱雪 玲

），女，时为上海市长征评弹团演员。

蒋云仙（ ），女，时为上海市长征评弹团演员。

潘伯英（ ，评话演员、评弹作家，曾任苏州市文联

副主席。周玉泉（ ，时为苏州市评弹团演员。薛君亚

），女，时为苏州市评弹团演员。曹啸君（ ），时

为江苏省评弹团演员。庞学庭（ ，时为苏州市评弹团演员。

谢汉 ），时为苏州市评弹团演员。刘小琴（庭（ ），

女，时为苏州市评弹团演员。

张韵平（ ），女，时任苏州市文化局戏曲科副科长，

后曾任江苏省评弹团副团长。

侯莉君（ ），女，时为江苏省评弹团演员。

），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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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九五九年

秋　　在杭州听陆耀良 说《林海雪原》。

十一月十三日　　　　 、施振眉在杭州和李碧岩 谈话。谈话

的内容，主要是评弹新书目的创作和评弹的推广等问题。在了

解情况的过程中，陈云发表了许多意见。他说，在曲艺中，像评

弹那样有很强感染力的，是少有的。评弹大可发展，应该努力扩

大业余队伍，让群众掌握评弹，评弹的群众基础就更好了。评弹

要反映群众的生活，这样评弹的节目就多了。评弹要创作新节

目，但只靠专业搞创作的人是不够的，他们的人数太少了。

十一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　　　　在杭州和李太成、吴宗锡、

李庆福、何占春 等座谈评弹工作。陈云在谈话中把评弹的

书目分成三类：一类书，即传统书，也称老书。“这是长期流

传，经过历代艺人加工，逐步提高的。在这类书目里，精华和

糟粕并存，有的毒素较多，有的少些。另一方面，评弹的传统

① 陆 耀 良 （ ），时为上海长征评弹团评话演员。

李碧岩，时任浙江省文化局副局长。

③ 施 振 眉 （ ），当时在浙江省文化局戏剧处工作，后曾

任浙江省曲协主席，江浙沪评弹工作领导小组成员。

④李太成，当时为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长。吴宗锡（ ），

当时任上海市人民评弹团团长，后曾任上海市曲艺家协会主席、中国曲

艺家协会副主席、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长、上海市文联副主席。李庆福，

当时任上海市人民评弹团副团长，后曾任上海市曲艺家协会副主席。何

占春 ），当时在上海市人民广播电台戏曲组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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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表艺术 比较丰富。”二类书，这是解放初期部分艺人发起

“斩尾巴” 以后产生的。“这类书目，大抵是根据古典小说和

当时流行的传统戏曲改编的，一般讲，反动、迷信、黄色的毒

素较少。但是，评弹的传统说表艺术也运用得较少。”三类书，

指现代题材的新书。“这是解放后新编的。这类书目，思想性

一般比较强，但艺术上比较粗糙。”③

对这三类书，陈云分别提出了要求。他说，对传统书，要

逐步进行整理。传统书“如果不整理，精华部分也就不会被广

大听众特别是新的一代接受。精华部分如果失传了，很可惜”。

整理传统书态度要积极，但必须慎重，因为这是一个牵涉到许

多人吃饭的问题。“对现代题材的新书，要采取积极支持的态

度。”在这次谈话中，陈云还提出了后来众所周知的那句名言：

“对老书，有七分好才鼓掌；对新书，有三分好就要鼓掌。”④

他还提出，要重视创新工作，专业作家不够，可以用带徒弟的

方式培养。此外，也要发动评弹艺人深入生活，创作新节目。

要扩大新书演出阵地，有些反映工农题材的短篇节目，可以送

到工厂、农村去，是会受到欢迎的。

陈云在谈话中还提出应该重视对评弹工作的领导和管理，

“我们要从党和国家的立场上来看问题。评弹艺人及其事业都

是属于人民的。要从全局出发，防止本位主义。”⑤

说表艺术，指评弹中运用说白和表叙的艺术。

“斩尾巴”，是解放初期部分评弹艺人发起的停说传统书目的运

动。

《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》 页。（增订本），第

同上书 页。，第

同上书，第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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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时陈云经常去书场听书。他在谈话中说，每档书到杭州

演出，总要到书场去听一次或听几次，其他听录音。还讲到他

不久前听的《白蛇传》，认为那档书噱头太多。他说，噱头是

要的，否则干巴巴，做报告也要轻松一些。但像“现原形”那

样，说到白蛇的蛇鳞，就不美了。

十二月二日晚，在杭州听书。

十一月三十日至十二月四日　　　　中央工作会议在杭州举行。

其间安排有几次晚会。十二月二日晚会的节目中，有王柏

荫 的演出。陈云出席晚会，并观、高美玲 看了演出。

十二月三十一日　　 谈话，向　　在杭州和朱慧珍、苏似荫

他们了解《玉蜻蜓》和《白蛇传》这两部书演出和整理的情

况。陈云问得很细，知道他们在说“沈家书”，就问：原书中

沈君卿的金钗是神送到苏州去的，现在怎么处理？不说金大娘

娘，“抢救三娘”怎么处理？

在谈话中，陈云很关心创作力量。他说，要大力培养创作

人才，不要看得太近。十年、二十年才能出人才。

当时，朱慧珍、苏似荫搭档在大华书场演出。接着他们演

和张维桢⑤出的是徐丽仙 。

王柏荫 ），时为浙江省曲艺团苏州弹词演员。

），高美玲 女，时为浙江省曲艺团弹词演员。

时为上海市评弹苏似荫
，

团演员。

徐丽仙 女，时为上海市评弹团演， 员。

张维桢 女，时为上海市评弹团演员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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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一九六

一月六日　　　　在上海写信给上海市人民评弹团负责人吴宗

锡、李庆福，请他们帮助办两件事：（一）把上海、苏州、常

熟全部评弹艺人开列一张名单，注明各人所说的书目，并且说

明是单档还是与谁搭档。（二）去年国庆节，在上海见过上海

评弹协会出版有一种铅印的广告单，每月一张，把全上海各书

场当月说书艺人和所说书目统统列在上面。这种印刷品据说是

出卖的，请代找一下，可否把过去几年的广告单找一份给我，

想从这里看看上海书场近几年说唱的书目。信中注明：“以上

两件事不限时间，办后送我。”①

一月七日至十九日　　　　徐丽仙、张维桢在杭州演出。朱介

同到杭州排生 书。演出十三天，陈云到大华书场听书九次。

一月二十日　　　　上午，和徐丽仙、张维桢、朱介生等谈话，

向他们了解《双珠凤》整理工作的进展情况。在此以前，陈云

已经听过金漱芳、金采 姐妹说的未经整理的《双珠凤》芳

录音。听了徐丽仙他们的书后，又了解了他们的整改设想，两

相比较，认为整理工作是做得好的，希望他们的改动要符合当

时的历史条件。他赞成改成六个中篇的设想，这样既可分，又

可合。

《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》（增 页。订本），第

朱介生（ ，时为上海市评弹团演员。

金漱芳、金采芳，女，都是弹词演员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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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月二十日　　　　写了《对整理传统评弹书目的意见》。在此

以前，陈云请施振眉把他发表过的对整理传统书目的意见，归

纳成一份书面材料。施振眉于上年十二月下旬整理成文后交给

陈云。而后，陈云自己动手写成书面意见，写成后又征求过施

振眉的意见。

陈云在《意见》中，对传统书目的整理提出几个方面的要

求：在内容上，“要去其有害部分，保留精华和无害部分”，但

要防止反历史主义的错误；在方法上，“应该边改边说”，“逐

步改好 在情节和语言方面，经过改编，适当精练，去其繁

琐，应该有穿插和噱头，但不宜过多。经过整理，达到如下目

的：“思想上，精华突出，主题明确；结构上，能长能短，前

后连贯；艺术上，既要严肃，又要活泼。 在《意见》中，”

陈云特别提出了“防止反历史主义”的问题。这在当时是有针

对性的，是对“左”的思想说的。

一月二十一日　　　　写信给吴宗锡。随信附去《对整理传统评

弹书目的意见》。信中谈到，在杭州和徐丽仙等三位同志谈话

的目的，是问问他们所唱的三十六小时的《双珠凤》中，哪些

是已经把传统说法改过的新说法。他们初学，只有四个

多月，成绩还好。每部传统书，如能都有这样一步粗糙

的、但是有益的整理，就可说是一种成功。几个月就要

求整理得很完美是不可能的，而且也只有靠艺人自己来

整理。

二月二日至三日　　　　二日上午和三日下午，在苏州召集座谈

①《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》（ 页。增订本），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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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，参加者有凡一、郑山尊、曹汉昌、周良 、颜仁翰等。谈

话的内容，主要是新书目的创作和传统书目的整理。陈云在谈

话中指出，要努力搞好新书目的创作，新书到群众中去演出，

是会受到欢迎的。新书开始时不要怕短，经过不断加工，会好

起来的。“要扶持新书，对创作新书的人，不要挫伤他们的积

极性。现在唱的俞调 和俞秀山唱的不会一样了。马如飞的

马调 ，分了好几派。这是后人的加工。对新的总要多花点力

量扶持。”④

对于传统书目的整理，陈云指出，可以先录音，再翻成文

字本，然后分为不用、大体可用、用小部分几类分别进行处

理。学传统书，可以全部学下来，但演出要经过整理。整理要

通盘考虑，只搞片断，不完整，先要有整部书的轮廓。“传统

书如果只剩下一截一截的，我们这一代艺人就没有尽到责

任。” 他还指出，评弹具有教育意义，要考虑影响。传统书

中不少地方有常识性错误，整理时要注意改正。要区分神话和

① 凡 一 （ ，当时任中共苏州市委宣传部部长。郑山尊

，时任江苏省文化局副局长。曹汉昌 ，当时（

），为苏州人民评弹团团长，后曾任苏州评弹学校校长。周良（

当时为苏州市文化局副局长，后曾任苏州市文化局局长，苏州市文联主

席，江苏省曲艺家协会主席，江浙沪评弹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，《中国

曲艺志》副主编。

俞调，是弹词唱腔流派之一，曲调委婉，长于抒情。创始人为

清嘉庆、道光年间弹词艺人俞秀山。

马调，是弹词唱腔流派之一，曲调流畅、明快。创始人为清同

治、光绪年间弹词艺人马如飞。

《陈云同志关于评 页。弹的谈话和通信》（增订本），第

⑤同上书，第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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迷信。噱头不可没有，又不可滥放，应该是既严肃又活泼

“要提倡严肃认真的台风”，“眼睛不要乱动，不要油腔滑调。

唱腔允许各有风格，但要保持评弹特点。”①

二月二十三日　　　　写信给吴宗锡，商量为评弹现场录音安排

的演出。原安排的计划中，有几档响档连续安排在杭州演出，

陈云在信中希望近期内上海团不要安排在杭州演出。主要考

虑到，响档接连来杭，说日、夜两场，要准备书目，可能

有困难，而且还会影响其他书场的上座率，影响其他艺人的

声誉。

信中还谈及《玉蜻蜓》，说他看了越剧《玉蜻蜓》后，认

为评弹不能像越剧那样处理。演戏与说书有很大区别，两者是

不同的。

三月一 谈话，了解《珍珠日　　　　下午，在杭州和薛筱卿

塔》的演出情况。当时陈云对照脚本听了《珍珠塔》的录音。

在谈话中，陈云建议，故事要说得有头有尾，说完整。《珍珠

塔》书中宣扬封建道德的地方很多，但不要去掉书里的功名思

想。当时的读书人，读书就是为了做官，读书做官也不是容易

的事。三百个进士才出一个状元。考的人很多，许多人考不

中。《儒林外史》反对功名，《珍珠塔》中也有看破功名的人

他还说，《珍珠塔》已经说唱一百多年了，定型了，改要慢慢

地来。马如飞的脚本要好好保存起来。

三月二十日晚，在杭州和杨斌奎、杨振雄、杨振言、沈

《 页。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》（增订本），第

② 薛 筱 卿 ，苏州人，时为上海市评弹团演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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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座谈，了解《描金凤》的整理情伟辰、孙淑英 况。杨斌

奎他们在杭州演出十七天，据他们回忆，陈云到书场听书八九

次。在谈话中，陈云说，他从小听过评弹，近半年中，因病休

养，所以有机会听 三笑》、《玉蜻了很多书。传统书已经听过

蜓》、《珍珠塔》、《白蛇传》、《双珠凤》、《西厢记》、《描金凤》

等七部，二类书听了二十部左右，还听过一些新的中、短篇。

谈话中讲到“斩尾巴”时，陈云说，现在要重视传统书，而且

要重视整理工作。他笑着说，将来历史上要写，中华人民共和

国某年，吴宗锡当评弹团团长，割断历史，有罪。在讲到区别

传统书的精华和糟粕时，说要注意中间的即无害的部分，应作

些分析。无害的部分暂时保留，不必急于删去。他赞成精练，

不要过于繁琐。他说，不必要的枝节和繁琐的说表，应大刀阔

斧地删去。最近听了《白蛇传》，繁琐的地方实在太多了。例

如许仙到苏州投亲、别姐、行路等，听后感觉都是多余的，拖

拉得很。你们团里把它改为分回，听来就精练和舒服得多了。

如果把日常生活中的睡觉、吃饭都放在书里，叫听众来听这

些，那未免太繁琐了。在谈到现在演出的新书和整理过的传统

书，都有文字本子保存时，陈云很高兴，认为这项工作做得很

好。在谈到“噱头”时，陈云说，“严肃应与活泼相结合。书

中应该有适当的穿插，因为听书究竟不同于上课，要让人家笑

笑。工作疲劳了，要有轻松愉快。过分严肃，像上课一样，那

① 杨 斌 奎 （ ，苏州人，时为上海市评弹团演员。杨振

雄（ ），时 为，时为上海市评弹团演员。杨振言（

上海市评弹团演员。沈伟辰（ ），女，时为上海市评弹团演

员。孙淑英（ ），女，时为上海市评弹团演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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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不必叫书场，可改为训练班了。” 过去有滥放噱头的现象，

纠正过来是好的，但不能过头。在问及沈伟辰、孙淑英学《西

厢记》时，他们说刚学，不熟练，所以有“口冲”。陈云说，

工作中会有成功，有失败，这是免不了的。像打仗一样，一个

军事将领，打两次胜仗，一次败仗，这就是能干的将领了。你

们一方面要认真地学习，一方面要在实践中锻炼，不要胆小。

能攻能守，能进能退。只会攻不会守，未必高明。

据沈伟辰、孙淑 寺英回忆，陈云在谈话中问及《西厢记

惊》中的法本。他们说：法本和尚和包围寺庙的孙飞虎有一段

对话，老师是起角色的。我们年轻，又是女演员，起足角色有

困难，所以改成说表。陈云说，你们改掉这一段很好，两个女

演员在台上起强盗角色，有损自己的形象。老师的书如有不适

合你们的地方，应该有所改动，不一定要完全照老师的说。他

再三对我们讲，《西厢记》是部好书，要我们好好向老师学习。

据蒋月泉回忆，这段时间内，他也去大华书场演出过。

四月十六日　　　　写信给吴宗锡、颜仁翰。信中指出，听杨斌

奎老艺人说《描金凤》时，我对从苏州坐船到朱仙镇或开封这

一点有些怀疑，怀疑明代是否有这样一条水路。这次回北京，

请中国历史研究所考查了一下。据他们考证的结果，在隋朝就

通过船了，明朝仍是通的。这是一次有益的考证。特把中国历

史研究所的来件（附后）打印几份送给你们，除你们留两份

外，请再给杨斌奎、朱介生、薛筱卿三位老艺人各一份。信中

还说，开封能否坐船到襄阳（《珍珠塔》），南阳能否坐船到洛

阳（《双珠凤》），我仍怀疑，还在请历史研究所考证。

《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 页。谈话和通信》（增订本），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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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：

关于明代从苏州到开封、洛阳的水上交通状况

经苏州到开封、洛阳的水上交通线，往前追溯，是在隋朝大业年间

）就基本上通行了。当时是引了洛阳西面的洛水流入黄河，顺流

而东，又从汜水附近引了黄河的水流入汴河，经过开封城南，到山东境内

和泗水会合，再往东南流进今江苏境内，而与淮水会合，这就是当时所说

的“通济渠 ，。同时还从淮安附近引淮水流入长江，这是当时所说的“邗

沟”。接着又开通了南运河，从现在的镇江附近引了长江的水，往南直到杭

州（中途经过苏州）。这样，通过洛水、黄河、汴河、淮河、邗沟、长江、南运河

所形成的一个交通网，而把苏州、开封、洛阳之间的水上交通线确立了。

从唐到宋，汴河虽有时淤浅，但因为随湮随浚仍旧起交通运输的作

用。到元朝至元二十七年（ ，黄河于开封附近决口，夺去了汴河的

水量。以后贾鲁治河的时候，并没疏浚中牟以东的汴河河身，而是修浚

了京水（即贾鲁河），使它往南经过开封城西，再往东南方流去，到今

安徽省颍上县的南方流入淮河。查考明朝人所作的《天下水陆路程》一

书（现在只看到了一种抄本），里面列有《清江浦由南河至汴城水路程》

一目（第六十九），详细记载了从清江浦（即淮阴）顺着南河（即淮河）

前往汴城（即开封）的经过地名和里数，基本上和贾鲁治河以后的情况

相符合。按清江浦位在今江苏省境内运河与淮河相交的地方，而清江浦

又和苏州同在运河沿岸，洛阳与开封之间本来又有水道（黄河）相通，

这就可以看出在明朝时候苏州、开封、洛阳之间是有水路可通的。

，想着修浚“开封漕河有的史书上说明朝洪武六年（ ”而未实

现。但《明史》的《食货志》里却说：“洪武元年北伐，命浙江、江西

及苏州等九府运粮三百万石于汴梁（开封）。”明朝人王圻所作的《续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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